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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掌故卷一

金碧神话之一

昆明之金马、碧鸡两坊，又胡为而建立也，溯本穷源，当从历史

上推求。

昔汉武帝信方士言，谓滇南有碧鸡神，神即一鸡，其毛青翠，能

破石而飞，所至处有神光。碧鸡高及丈，飞时有彩云随之，翱翔天

际，光彩射人眼目，啼声则清而且长，应于十数里外，因遣谏议大夫

王褒求之，褒未至滇，仅至蜀之建宁遥祭而已（建宁即后之西昌，清

代置府）。〔王褒非武帝时人，作者记述有误。褒字子渊，蜀人，汉宣

帝时为谏议大夫。《汉书 王褒传》载：“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

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未言“至蜀之建宁”。

又建宁郡系蜀汉改益州郡置，治味县，辖今云南曲靖等地，并非西

昌。〕

又野乘载〔此处所指野乘，乃元初云南人张道宗《纪古滇说

集》〕：中朝东周之末，西天竺摩竭陀国之阿育王，生三子：长扶邦，

次宏德，又次至德。王有神马，毛色如金，日行八百里，三子俱欲得

之。王私以辔授至德，故纵马于野，下令曰：‘ 获者与之。”至德率

众追求，追至今省坝之东山下而得马，遂名其山曰金马，此金马之所

由来也。已而扶邦、宏德俱率众继至，知至德已得马，遂屯其众于省

坝之西边山下。

省坝之西边山上有青鸟一，土人不知其名，呼为碧鸡。扶邦、宏

德同止，于是亦名其山曰碧鸡。今不名碧鸡山，而曰碧鸡关者，以关

为重也。

阿育王知三子追马至滇，恐不能还，急遣其舅神明帅兵以迎，将

及滇，为哀牢夷所阻，三子竟不能还，俱死滇。滇人哀之，云扶邦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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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碧鸡山神，至德为金马山神，宏德为岩头神，此诚是一种〔神〕

话也。

至云金马、碧鸡两坊建立也，考之，实在明代。但建立之岁时，

新滇志与老滇志之纪载却两有不同。一云建于永乐某年，与忠爱坊同

时建立；一云建于宣德某年，后忠爱坊而修造。但忠爱坊实为咸阳王

赛典赤而建也。滇人以赛典赤治滇十余年〔赛典赤系 年来滇，

年逝世，在滇实为六年〕，福利于人民之处极广，追念其德泽，

乃建坊以志不忘，名曰“忠爱”，谓其忠于君而爱于民也。金马、碧

鸡两坊，殆为昆邑人士建此坊以培风景耳。咸丰丁 年，巳〔咸丰

〕毁于火，岑襄勤〔毓英〕督滇时始重修之。“金马”、“碧鸡”

四字，为呈贡孙竹雅〔名清彦〕之手笔。

纪滇中星回节之本末

星回节俗称火把节，是为滇中特有令节，全省风行，而以迤西方

面称最，云南府十一属次之。此一令节在迤西一带，尤其是蒙化、永

平、保山、顺宁〔凤庆〕、云州〔云县〕、缅宁〔临沧〕、鹤庆、浪穹

〔洱源〕、邓川等处〔为甚〕。节以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入暮后举行，与

会者多属青年男子，女子亦间有与焉，若年老人，惟负手出现，作哈

哈一喜而已。事属追悼千余年前之阿南夫人，然日久旨失，竟成社会

上一种娱乐。其举行时，是借重于火把和松香粉两物。火把用弯细松

木，依着纹理，劈成多数裂缝，更以松节和松球嵌于缝中。撑成空心

树，大者合围，小者盈把。松香粉是用松脂杂以硫黄，研而为末，火

把燃后，用松香粉撒上，即火花四溅。于是三五成群，持此而游行于

街前，见迎面有人来，便用火把向着，劈面撒上一把松香粉，使人发

焦眉灼，以资笑乐。若对方执有火把，即开动火战，于是火树银花，

较上元花灯，尤为热闹。且有将火把搭成高架，环绕四周而唱花灯、

〔跷〕者，亦有各种两大火树于屋门前者。其情况大致如此扮高 ，

殊难尽述也，兹当言其事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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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个纪念日，无不属于历史盛事，且多半涵具悲酸事故。但

一演成悲剧，后之表同情者，竟于不知不觉间而造成一纪念日。如介

之推焚死于棉上〔绵山〕，后人则于清明前一日禁绝烟火，曰寒食节，

并插柳于门以吊之。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后人则于端午节包角黍投水

中以祭之。

云南有星回节，亦一悲剧也。星回节今名火把节，早风行全滇，

而尤以迤西为最盛。按星回节实为六月二十五日，今以二十四日行

之，然亦有所取也。盖其间悲剧，实属两幕，先一幕则在二十五

〔日〕，后一幕则在二十四日也。是则二十五与二十四俱同归于一事

也。事归于一，即不失其真焉，不失其真，二十五可，二十四亦无不

可。论此星回节也，乃哀牢民族妇女中极生光荣之一纪念日。百代清

风，千秋皎节，即吾人今日，对于演此悲剧者，亦深深致敬焉。斯则

不论其人为夷为汉，但论其为人行事何如尔，余因而有此记述。

当汉武帝元封年间，叶榆〔即大理太和〕有酋长名曼阿娜者，自

恃勇力过人，能敌万夫，复有众若干，竟与汉朝为敌。汉遣将军郭世

忠征讨之，曼阿娜力不能胜，为郭世忠所戮。曼有妻曰阿南，殊色

也。在是时之夷族妇女中，可称第一条美女子。当曼阿娜在世时，夫

英雄而妻美丽，两情真融洽极。曼阿娜尤爱阿南聪明迈众，才智惊

人，故夫之于妇也，不仅于心坎温存，眼皮供养，直若管夫人所云：

“你泥里有我，我泥里有你”也。由是而鹣鹣鲽鲽，形影不离，即曼

阿娜之出而巡幸也，亦必与之并肩偕行焉。

曼阿娜既为郭世忠所戮，曼之家人妇孺，当为郭俘。郭执阿南至

前，一见魂消。盖阿南夫人，诚是芙蓉如面柳如眉，冰雪为肌玉为骨

也。阿南具此倾城倾国之貌，今而入于赳赳者之眼中，其有不动心

者，是必为铁汉也。彼郭世忠又岂百炼其身者哉！故一见此天人，竟

欲死于其裙下。夫郭世忠，为中原大地人也，碧玉紫瑛，当不乏常

见，胡为见到一具有姿色之夷妇，即若是之惊喜哉？噫！以有故也。

盖九隆族中之摆夷，为著名生产美女子种族。其间，计有七八俱肌肤

细白，眉眼清秀，即与江浙之妇女相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此夷

族，性好清洁，更居近河畔，常能在水中洗浴，所以格外皎洁。而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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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又系该族中杰出之材，郭世忠一见而神魂颠倒，非无故也。但身

为大将。猝纳刀下敌人之妇，必致物议腾于本国。郭世忠计及于此，

只好暂保情芽，纳入后帐之事，俟徐徐图之。于是拘阿南于帐后，优

其礼遇，厚其饮食，一若嘉宾之至，惟于阿南之行动上，则命人监视

而又监视，而阿南居此待遇中，亦不解所为。

事隔十有余日，郭将军之心腹降入于阿南之室矣。始而道郭将军

之神武，既而道阿南夫人之才能，再进则言将军一向是如何的“景仰

夫人钦敬夫人。今因敬而生爱，因爱而成慕，似世间女子，无一出夫

人之右者。前者不幸，相见以兵戎，刀剑无情，致使夫人寡居，将军

自视欿〔音坎，愁貌〕然。今欲言归于好，以盖前愆。且喜将军室内

无人，夫人之寡也何如。若夫人不以将军为粗武，宽其既往，予以将

来，使将军得赘门墙，是不特将军之幸，亦夫人之喜也，愿夫人思

之。”阿南聆斯语言始悟：“郭世忠之款留己身，非示之以德也。顾其

居心如此之叵测，能不令我魂惊？但我为何如之人也，又岂能堕彼术

中耶！夫女子之德，在从一而终也。我既节秉松筠，行当操砺冰雪。

况我之于曼阿娜也，伉丽情深，一对鸳鸯，被彼恶人拆散，我之恨也

何如。今要我蠲除胸中忿恨，去忝颜事仇，又岂我所情甘。但身居罗

网中，行动已失尽自由，假以严词拒绝，彼必以强力相加，我无自卫

能力，贞操必失，今云寻死，亦势不可能。”

此则为阿南夫人在是时心中之所思维者也。夫人又再四绎思，何

妨如是如是，我报仇泄忿之机会，或有几希之望焉。于是佯而与来使

款款而言曰：“我俘虏也，将军不欲污之以刃，已出于我之意外，今

又不弃不祥，而欲加诸衽席，更是荣幸已极。况我往昔，仅属一酋长

之妇，身居穹庐，恶衣菲食，而遣此一生者也。不料故夫不度德量

力，妄起兵端，致惹杀身之祸，使我寡鹄无依，此后岁月，正不知要

作何悲惨。孰意此身转蒙将军宠眷，使侍巾栉，得为大汉将军命妇，

尤为我意想不到之事。望为我上覆将军，来命固不敢违，但是故夫之

恩情，我亦不忍遽忘。今以三件大事相要，若得将军慨诺，我阿南便

俯首相从，否则我只好从故夫于地下矣。”来使便云：“将军是非常看

重夫人，若得夫人允从，漫云三事，即十事八事，亦谅无不允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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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请夫人言明。”阿南云：“所要求者，俱在人情之中，非难行之事

也。一、要在较场中建一高台，设故夫之灵于上，到我改醮之日，为

备牲醴，以祭奠故夫，表我之弃绝旧爱，实循之以礼，断之以义也；

二、于祭台前搭一松幕，我祭奠后，便将故夫衣物放置松幕内烧去。

免我睹物伤怀；三、我虽夷妇，亦一酋长之妻也，此番改醮，自是目

所共见，若礼节苟简，于我颜面有关，改醮日必须鼓乐齐备，必须召

集地方民众前来观礼，知非私合，以后不致轻视。似此不独己身有

荣，在将军方面，亦是郑重其事。并且在蛮夷之中举行大汉礼节，亦

足以移风易俗。我所要求者，如此而已，烦为转达。”来使随应诺而

去。次日人来回覆云：“将军件件依从，已命人往较场中建搭台幕矣。

喜期却订在三日后，届时，将军亲来迎请夫人前往致祭，然后举合卺

大礼。且命我来详看夫人身段，好制汉式礼服。”阿南亦点头应之。

二日后，较场中祭台建成，高至丈余，又以松枝张搭一幕。在祭

台面前，幕下堆集干柴，预备烧化衣物，祭台上自是设立曼阿娜灵

位。

延至六月二十五日，为郭世忠所订喜期。是日午正，天气晴明，

郭世忠命人将牲醴备齐，陈于曼阿娜灵前，然后身骑骏马，以仪仗彩

舆鼓乐相随，往迎阿南。

此时较场之内，叶榆人民已来至盈万累千，都因郭世忠一纸之召

集，咸来一新耳目也。但议论纷纭，訾誉互作。吉时至，鼓乐之声便

贯入群众之耳矣。旌旗开，笙箫竞，卫队过，彩舆临。行近台前，阿

南夫人由舆内步出，直如一朵鲜花，更不让临凡仙女。郭世忠便下马

伴行，阿南置之不睬，独自从容移步，姗姗踱上台来。行到灵前，见

事事整齐，自无言可发，遂按礼节跪下展拜。阿南祭毕，司礼者为之

烧帛。阿南随命人将曼阿娜之衣服及己之衣物等，抬上松幕，着人引

火焚烧。台下人见此动作，无不诧异，认为暴殄天物也。是时，郭世

忠立于阿南之侧，认定衣物焚讫，便可回府成亲。更见阿南之一副娇

容，为台下火光照耀，益显其艳丽。不觉走近阿南身旁，发出一二不

伦不类之言，欲添助阿南焚化什物之兴味。阿南见其挨近己身，心中

忿火突燃，便欲趁此推其堕落于台下，跌入火中，为曼阿娜报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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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念，己力单弱，不能达到目的，反坏己事。乃压抑怒气而谓郭

曰：“妾与将军尚未成婚，若与将军并立，台上有卫士，台下有观众，

觉大欠雅适，望将军自重。”郭世忠聆斯正论，只得远远伫立。阿南

见郭世忠不在身旁，便觉行动得其自由。且想到郭世忠为我之仇人

也，杀夫谋妻，其能稍一恕之欤？我今不能手断彼头，实为我之遗

憾。但力不能制，只好饮恨于泉下。今伊既远立，我不自裁，更待何

时。况捐躯殉夫，我之志愿早决。阿南作如是之一想，遂走往祭台边

上，在襟底抽出利刃一柄，持于手中，口里叫道：“曼阿娜，我阿南

不能替你报仇，今跟随你来。”说时，即举刀抬腕向己之喉间一
，

随踊身下跳，赴入熊熊火焰当中。

斯时之郭世忠与三五卫士，虽立于台上，然距离台边较远。且阿

南突然持刀在手，已使见者骇然，而又下跳于火，更为一切人意想不

到之事。故阿南之 颈跳火也，彼旁立之人，实属防阻不及，及至坠

落火内，台上人始一阵狂呼，命人拉救。而在火内之阿南夫人，以风

火之相薄，早已皮焦而肉烂，而况玉喉早断，其人又焉有不死者哉。

至于台下观众，初以为是台上之人偶一失足而坠落，何曾料到是阿南

夫人。又无论其何人，俱为火力所逼，谁敢奔入烈火腾腾中而救之。

迟迟半晌，始设法将人拉出，然此一玉洁冰清之女子，亦几欲化为灰

炭矣。

当此时间，郭世忠已步至台下，见阿南秉此贞操，亦不禁潸然泪

下。乃对尸身而言曰：“阿南夫人，汝不乐再醮，自当明白而言，我

又何敢强屈。如此惨死，尔得其名，我当其罪也。”于是将阿南尸首

装殓安葬于叶榆之某地。叶榆之人，便大以郭世忠为不然。此而街头

之众，乡曲之人，口所道者道阿南，言所及者及阿南，金曰：“阿南

实是一贞洁妇，非寻常女子可比，初不肯改醮事仇，终能骗得郭世忠

同来，始当众舍身殉节，既光明正大，更智勇英烈。”此惋惜而彼慨

叹，此忿恨而彼赞扬。尤曰：“此妇之举动，诚不愧在世为人。”议论

纷纷，竟结成一种善后办法，随有人倡言曰：“阿南夫人既死于松幕

烈火之中，惨情殊堪追念，凡我地方之人，应誓此不忘，嗣后逢此一

日，当燃松枝以吊之。”夷族人最重强有力者之口头言，群众于此一



第 7 页

言，便深深印入脑筋。积至下年之六月二十五日，竟不约而同，有燃

烧松枝之举动。始而叶榆一城，既而播及于远近部落，再进则播及于

西迤一带，更进而及于昆明池上，然此为火把节之第一幕情节。

火把节之在滇中，是由西汉开始，而东汉，而三国、两晋，而

宋、齐、梁、陈、隋以至于唐，计七百有余年。惟在李唐初叶，云南

迤西方面，遂有六诏雄立。六诏维何：一曰施浪诏，二曰邓睒诏，三

曰剑浪诏，四曰蒙舍诏，五曰摩些诏，六曰蒙嶲诏。而六诏之中，以

摩些、蒙嶲两诏所领之地土为最广，以蒙舍一诏之实力为最强。当唐

〕，蒙高宗十六年〔应为唐高宗麟德二年， 舍诏晟罗皮死，皮罗阁

立。皮罗阁，雄才大略之主也，对于所辖境内一切俱加以整理焉。于

是国富兵强，雄心日勃。而施浪、剑浪等诏，又多淫虐无道，或沓泄

不才。皮罗阁遂认为有隙可乘，竟欲吞而并之。但一寻思究理，若一

诉诸武力，自不免兵连祸结，况彼众我寡，假聚而仇我，势则难制

矣。因而百计图维，乃得一较善之法。时近六月，距燃松枝吊阿南之

日期不远，遂倡言曰：“阿南夫人，实哀牢民族中之第一烈妇，以事

迹论，可称千古无双。吾夷族中人，于阿南合当景仰钦敬，常年燃松

枝以追悼。今本诏起而提倡之，每届六月二十五日，应集一民众大

会，同样搭高台、张松幕以追悼阿南夫人。自此之后，年以为例，并

订此为吾夷族中之特殊纪念节。又是时节近立秋，天上晟星方转，可

命名为星回节。”夫皮罗阁，乃蒙舍诏之大酋长，犹一王也。斯言一

出，是为哀牢民族争取光荣，孰不乐从，于是蒙舍人民，无不静候星

回节之来临。

皮罗阁宣布之后，便驰书五诏，邀请来蒙集会。斯则于暗中，作

消灭来宾之预备。刻毒而又刻毒，是在建造一楼。楼以木成，自是常

情，但建斯楼之木，非寻常木质也，是取山中含有蜜油质之松木而为

之。无论其为梁为柱，为门栏户阈，为窗棂格扇，为楼板楼梯，以及

楼中陈设，如桌几台凳等，又无一不是此种材质造成。木工告竣，遂

加之以彩色，腻之以膏油，于是朱题丹檐，焕耀人目。皮罗阁之营

谋，竟至于此，斯惟日候远客之降临也。

时施浪诏酋长为施望欠千，剑浪诏酋长为铎罗望，摩些诏酋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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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赠，蒙嶲诏酋长为原罗，邓睒诏酋长为皮罗邓。此五大酋长同受皮

罗阁之礼柬相邀，惟蒙嶲诏距蒙舍诏较远，计日不能按期莅会。然蒙

舍诏之声威远届，任何一诏，都不敢傲而不来，故蒙嶲酋长原罗，亦

惟有整理行装，决作后至之客也。惟此五诏中，自以邓睒距蒙舍为最

近。邓睒诏酋长之妻名慈善，具有才识之女子也，以皮罗阁突有是

举，心殊讶之，乃决之以卜，得焚如死如之爻，大不吉，止其夫皮罗

邓勿往与会。皮罗邓素惮皮罗阁之威，谓其夫人慈善曰：“若拒而弗

往，是触其怒也，患必生焉，以应邀与会为是。“夫人慈善亦知势难

拒却，乃详细搜求爻象，实有不堪设想之处，然又不能靳其行，亦惟

有啜泣而已。

皮罗邓如蒙，亦率小队自卫，濒行，夫人慈善乃以铁手镯一只，

套之于皮罗邓之左臂曰：“以此压惊，慎勿脱除之。”皮罗邓素重夫

人，遂套此铁镯而行。皮罗邓至蒙舍，施浪之施望欠千、剑浪之铎罗

望、摩些之于赠，亦先后继至，皮罗阁一一殷勤招待，俾各居一馆而

厚其礼遇焉。一日二日，时届六月二十四日矣，而蒙嶲之原罗犹未至

也，而皮罗阁亦知路途遥远者当后至，惟是会期已迫，过此便大费心

力，且张网得四，漏一何妨。遂于二十四日聚来宾于新建之高楼。斯

楼也，后人以其用松明而建筑，故名之为“松明楼”。然在当时，原

无此佳名也。

这座楼台，实建筑在一阔大园圃内，而又是居于一丛林树前，既

多青槐，尤多绿柳，风景已优美矣。其地面上，更是看不尽之奇葩，

名不尽之异草，处处有闲亭别馆，接连些曲栏回廊，复有些幽径平

桥，清流浅池绕去牵来。有时娇鸟一啼，则花片齐飞，深院微风，则

榆钱自落。楼台固不能云高耸入云，然拔地已近二丈，故一登楼，即

足以凭栏眺远。皮罗邓、铎罗望等，步上此楼，一把酒凌虚，披襟岸

帻而远眺，则见平畴绿野，百里纵横，绣 锦屏，四围合沓，方知蒙

舍山河，十分壮丽。在傍晚时，俯瞰园中，真是池塘凝暮霭，楼阁抹

残霞。皮罗邓、铎罗望等，于游目骋怀之际，不禁大乐，直抛去一切

愁肠，无所谓来蹈虎尾、来履春冰也。一承主人侑酒，便举巨觥而痛

饮，对盘餐而大嚼。时则一班座上客，无不兴致勃发，既倾酒樽分浅



第 9 页

懦，复掠衣袖而猜拳。酒一过量，此而酩酊大醉，彼更吐地哇天，甚

有玉山颓倒于座右者也。皮罗阁见到此一种情景，知时机已至，遂借

故而槖槖槖步下楼去。主人下，楼门闭，楼梯撤，楼上之人犹有一二

在三三五五的乱猜拳。

主人敬客之物，最后是几箩松脂、几箩硝磺、几十捆油渍松柴。

此而一一抬出，分布于楼下。漫云一星之火，立即燎原，此亦只劳一

炬，便立能火焰腾空。斯为松明修成之楼，其台柱门阑，只须一二分

钟之久，遂变成火树银花，烈烈烘烘，更不让于《香山传》上之火烧

百雀寺。楼中之客，多半为杜康所缠，于斯时也，未必有清醒之人。

即有一二稍为清醒者，欲降下而无梯，欲跳楼又惧跌入烈火内，是下

不能而窜不能，亦惟有坐以待毙，此则为当时情势之使然也。其在醉

生梦死之中者，已不知己身已就此入于荼毗也。懵懵然复昏昏然，较

醒而身兆焚如者，却减轻些痛苦也。时各诏随来之众，都远隔于外，

见火光起而奔入营救，见到烈焰腾腾，又有谁能施其勇力哉！要不过

狂叫惊呼，或跌足怒噪而已。过一二小时后，火焰低，浓烟散，渐次

有烧焦成炭之梁柱透出，又渐而有烧糊成壳之尸体发现。论烧死去之

楼中客，虽只有四人，然谁具为剑浪诏铎罗望，谁具为施浪诏施望欠

千，谁具为于赠尸体，谁具为皮罗邓尸体，孰又能于辨认之。皮罗阁

则作假惺惺，对各尸身而号泣痛哭，大骂祝融氏之无情。已而各具棺

殓，祭之以礼，停之于寺，饬人通知各诏，派人来搬取尸骸。

蒙舍诏皮罗阁之火焚松明楼，四诏同时殒灭，其消息早已达到邓

睒境内。慈善知之，即一面厉兵秣马于境内，以防蒙舍诏之来侵。一

面遣人往取皮罗邓之尸骨，告以臂有铁镯者即是。越数日，迎得尸骨

还，慈善尽哀尽礼而厚葬之。

皮罗邓死后，未及半月，皮罗阁之兵出于蒙舍矣，祸先及者即邓

睒也。慈善凭城据濠，遣将出而与之战，不胜。再战，尤不敌，遂闭

城固守，以待他诏来援。惟在是时，若施浪、若剑浪、若摩些三诏，

俱为无头之蛇，谁有余力来作奥援。皮罗阁围城十有余日。终不能

下，乃遣人人城招降，慈善指日作誓，期以死守；又遣人入城许以金

帛，慈善詈而逐出。皮罗阁乃增兵困之，计月余，城中食绝，慈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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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支，乃抱皮罗邓之灵投水而死。

慈善夫人死于水，邓睒人以夫人之死是殉国也，遂起其尸而以礼

葬之。斯而城中无主，邓睒人遂开城出降。皮罗阁入而知其故，乃旌

其城曰“德源”（按：德源城在今邓川城北十余里德源山下打油村

处），谥慈善为宁北妃（后人咸称之为百节夫人）并立庙祀之（今邓

川城内建有百节夫人庙）。自是之后，滇西人之于星回节也，益复隆

重，举行火把事，则改为二十四。取用此一日者，一则是追悼施浪、

邓睒、剑浪、摩些四诏之主同日遭害；又一方面，是纪念南诏乃由此

而成立；更有一点，是表扬慈善夫人能继承阿南夫人之节烈，使哀牢

民族中妇女在中国历史上，表著无限色彩，最大光荣也。此则为星回

节后一幕之情事。若合论之，阿南与慈善，诚千秋异代不同时之一鸾

一凤欤。

昆明城池之建置

今云南省会之坝子内，在汉时，郭昌即首建城池于坝内，即以其

人之名而名其城曰“郭昌城”。既而更名为谷昌城。谅是时之城池，

形势必不壮胜，或者是一土城亦未可知。沿至晋代，又改建苴兰城于

山麓〔此不知有何依据〕。惟此两城之故址，究居于何处，不特无

人敢决，而一切志乘上亦未详及。

迨至中唐时代，南诏异牟寻又毁苴兰城而改建拓东城于五华山

南。大理国王段某，遂就拓东城扩而充之，名曰鄯阐陪都。元得云南

后，遂据鄯阐城而守之，是元代之百年内，都无更变。明洪武十四

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征平云南后，乃有昆明城池之建置。而此

一建置，却不是就鄯阐城而改创，是另辟基地而建一形势壮大，规模

完备之省会城池。

建置昆明城时，总持建筑工程事者，为一大堪舆家汪湛海也。汪

原系某省之一府官，以其精于堪舆，复解工程，受帝廷征召至滇，予

以特殊职衔，着其总持建置事务。汪抵昆明后，审山龙，察地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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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定子午，就高下而奠基础，取形胜而立范围，经八年之惨淡经

营，功始告成。惟兴工修筑，是在洪武朝代之某一年，则难以决。盖

旧城砖上，有印洪武二十五年〔 〕，有印洪武二十七年〔 〕

两种字样者。以此揆之，兴工当在洪武二十〔五〕年后、二十五

〔七〕年以前也。

汪氏城昆明城，系法一龟形，南门为龟头，北门为龟尾，大小东

门与大小西门为龟之四足。龟是灵龟，尾掉而足动，所以北门之内城

门作北向，郭之门则不向北而向东，是龟掉尾也。大西门、小西门、

小东门之三道城门，内则向东向西，外则向南，取其足之动也。惟大

东门则内外如一，是以东方属木，宜伸而不屈也。此从城之方位而论

五行，固是一种陈腐理论，然在前此之六百年间，不特中华人喜以五

行八卦之说，在一切事体上纠缠不清，而欧洲人在是时，亦有诸多令

人笑破嘴唇皮之迷信和忌避在也。此则不合怪往昔之华人以阴阳五行

八卦等自豪。以昆明城池象龟，是以城于蛇山麓，与蛇山之气脉相

接，成龟蛇相交也。

传云，建昆明城时，汪湛海是在五华山之右支山脉上，有一结成

瓜形之高突处而定罗针，后即就此而建巡抚公署。又云，汪以城隍庙

处是一阴突，遂建城隍庙以镇之，以太阳宫处开有阳窝，故建太阳宫

以重之。汪又于城将成时，特制一石，泐十字于石上曰：“五百年前

后，云南胜江南。”石埋于地下，究不知其处。今则已近六百年矣，

其言虽不尽验，然今日之云南，其繁荣处，亦十倍于五百年前之云南

矣。总之，汪湛海之筑斯城与凿斯池，半是就山川形胜而筑城凿池，

半是依据阴阳五行八卦，而决地位、定方向也。

云汪湛海之建筑昆明城，是就鄯阐城而改创，此则有误。取志书

而考查，旧志云：“鄯阐城是就拓东城而扩充之。”又云：“圆通山在

拓东城北，商山寺在城北二里许。”以此推之，拓东、鄯阐，确不在

今昆明城之界域内，合在今之南城外一带，大致可以接近土桥。

又忠爱坊原是元代人民所建，以纪咸阳王赛典赤功德。坊在鄯阐

城中。汪湛海建昆明城，较鄯阐退后二里许，坊遂遗于城外。至明永

乐年间，邑人乃就其旧址而建筑之。以是新滇志有忠爱坊建于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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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之说。又滇中之历代人传说，在未修昆明城时，五华山之前后左

右，俱冈岭环列，溪壑杂出也；而拓东鄯阐，不入昆明城池之界域

也，又何疑焉。至云谷昌之建筑处，究在今之昆明省坝何处，实无从

考焉。今北郊大涵洞附近，有古城堰一段，考古家谓是苴兰城遗址，

亦猜想之辞也，岂有据焉？

昆明之民族概略

昆明地 ⋯，先从外来者言之。外来之人，略分六种：方之人民

一、随庄 而来之楚人；二、偕郭昌及其他汉使、汉将而来之秦、

晋、豫、陇人；三、从武侯南征，留而不去，渐流入昆明之川陕人与

西凉人；四、唐代迭次用兵击南诏，兵败，有被俘而迁转流移，入于

昆明之一些中原人；五、为元世祖平滇后，留在昆明驻守之蒙古人；

六、为从傅友德、蓝玉、沐英而来之江浙人。

右〔横书为上〕述六种，自以蒙古人为多。彼元世祖征滇，是借

路于吐番，由鹤、丽、剑一路而下，驿路俱留兵驻守。及克昆明后，

亦留军驻守于昆明及附近于昆明之富民、嵩明、宜良、晋宁、陆凉

〔今陆良〕、南宁〔今曲靖〕、武定、罗次一带地处。此又从何见及？

盖以今之富民而论，其一切村寨内，均有许多奇特姓氏之农民，如富

民有皖家村一，全村俱姓完颜，今则截去一颜字而姓完，读作皖，故

名皖家村。至于姓铁、姓木、姓耶、姓塔、姓阿、姓侍、姓哈者，均

属蒙古人之裔也。昆明为省会，其留守之军队自多，于是昆明之人

民，在五六百年前，恐有十分之二，或百中之八九，为蒙古人也。其

次是江南人。傅、蓝、沐三人平滇后，沐英所率之部众，似全留于

滇，其十之七八为江南人。而又大半驻于昆明，故今日之昆明人，大

都云原籍是江南。考昆明人之语言饮食，亦略与江南人同，足见当日

来滇之江南人实属不少耳。

至吴三桂来滇开藩，带来之众，在万有余人。是则北八省人、南

七省人无不有焉。虽然，用此而与元、明两朝之外来人相较，或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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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逊色。又承平之后，川、黔、粤、桂、湘、鄂、苏、赣等省人来滇

居住营业，留而不去者，又岂少焉。然此是属于近代之增加，非数百

年前之情形也。其外来人之情形如此，今可论其固有之民族。

固有之民族，自以夷族为主，然住近于城者，又早与汉人同化，

今已难穷其根源。惟距城较远之处，彼夷族尚能保持其固有之语言、

习俗。但在今日观察，其人数究不多也。如昆明东边之大板桥一带，

亦仅有阿角村、角底村、野猫冲、僰种箐等十数村寨为夷族所居，是

名子间〔即子君〕、傒卜、撒弥〔即撒梅〕等，属倮罗中别种也。西

边之昭宗箐、墨雨龙潭、花红洞、篾朗〔即明朗〕、灰湾等十数村寨，

及北边之桃园、红石岩、沙朗、小河等处之十数村寨，亦多是夷族居

焉。此两方面之夷族，多半为撒弥，少数为白倮、花倮，其人数则较

东边夷族为强也。至于昆明城中，不特近百年来无一夷族人居住，恐

二三百年前亦即绝踪矣〔按：昆明城内的民族，除汉族外，人数较多

的少数民族应是回族，多聚居于城南顺城街、城东金牛街一带。其次

是满族，辛亥以后，满族多不明言自己的族属。其他常住省城的彝

族，并未“绝踪”，应不是少数，惟在少数民族受歧视的时代，多隐

瞒其民族成份，而自称为汉族〕。

云南民族，原以夷族为主体。今日之昆明，则只有少少的子间、

傒卜、撒弥几种，在边鄙上，微微点缀色彩耳。其反客为主之情，各

省皆然，又不独于云南。

谈谈昆明城之山龙地脉

堪舆、卜蓍、命理、相法等，原是中国群杂学中各具有一种独立

性之学说。四者，卜蓍最古，次而堪舆、命理、相法。若穷此四者之

奥义，亦俱函有一正人心、维风化之义在焉。此则不能不认此四者，

是一些细微之国粹。〔此类活动，现代人称之为迷信职业。亦非中国

独有，欧美之占星术，吉甫赛人卜算，均属此类，故不能称之为“细

微之国粹”？〕但在此一题内，自不合深论其一切。今则就堪舆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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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谈。

堪舆家之立论，是首重山龙地脉。深于此者曰形家。形家探龙

脉，都不惜足力，搜求于数十里、数百里之内外。由是而能悉其来源

度脉，主干分支。而后别阴阳，分向背，查起跌，看转折。复审明其

夹护，划清其砂水，方能根究出此一龙气之结束，是成一阳局，是结

一阴穴？其层次言来，究不外乎阴阳五行。惟过偏于是，转失山脉龙

气之真谛，以故有人鄙之，若有扼定阴阳五行而营谋福利者，便成为

一种迷信。实则大地浑圆，终日运转不息，地动则风生〔现代气象学

未有“地动则风生”之说〕，所以释家有地水火风之说。地球之面上

一层，松土也，当然有气流行于其间，其气则温温然。地下之暖气流

行，如人身上血管内外之荣卫两气。地气固是无一处不到，然不是布

满于此一层松土内，是向其可能通达处而流行，斯乃有地脉龙气之

说。如斯而谈，则不与科学相背，且能与科学接近〔地质学没有地表

下有气运行之说〕。而亦可以谈昆明城之山龙地脉，兹据一般堪舆家

之所云而笔之于下。

云南省城之主山，即孙髯翁所云“北走蜿蜒”之一蛇山也。蛇山

之来龙，既远且长，复雄而壮。其起点发芽处，实在东川府属会泽县

境内西北角上之某一地处。此则在五六百里之外，不能不谓来龙远

矣。龙气走动后，便迂回曲折，伸缩起伏，自省之东北方面蜿蜒而

来。行入昆明境内，龙气益壮。至铁峰庵处，便停顿起嶂，更含蓄旺

气，吐而起顶。于是九起九伏，向西绕南，至圆通山而开玉屏，徐吐

五华秀气。五华分五支而下，中支开阳面，结局于文庙地场。堪舆家

又无不认此为艮龙趋乾，掉头向离，乃紫微龙也，极为尊贵。汪湛海

尤能鉴及于此，乃筑龟形之城，以南城为龟头，北城为龟尾，东西各

辟二城门，以象四足，复尾掉而足动，是一灵龟，而不是一毫无生气

之龟也。筑城时又以石凿一形端体正，唯妙唯肖之神龟，藏于南城门

上之泥土中，而证实此是一龟城。城又逼近蛇山，取其龟蛇相交，殆

欲造福于滇人也。⋯⋯

迨至清康熙十二年，吴藩叛清，清室用兵八年。其最后之一年，

绥远将军蔡毓荣、征南将军穆占、赵大将军良栋等始抵昆明城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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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不克，乃取重堪舆家建议，断主山龙脉，以消昆明旺气，乃有挖

掘铁峰庵前，龙气过峡处之日月塘事。果尔，不久间，吴世璠就戮，

乱事悉平〔城之攻守胜败，乃兵家之常，与“山龙地脉”何关？〕。

后数年，即有一范承勋来督滇。范，汉军〔镶黄〕旗也，当然是

拥护清政府者。范之青禽学亦高，或者亦能敌汪。范以紫微龙向离，

若一乘旺运，便可产生帝王，是则五百年前后，不难有第二朝廷见于

滇南也。且 山起九顶入城，其间以王帽山、荷叶山之龙气为最旺，

遂设法破泄其气，使不能乘旺而发生事故。于是在此两山上极力挖掘

轰炸。今一看此两山上，陈着若干的横槽直箐，非范总督之遗迹耶？

荷叶山炸滥，后人遂名之为破荷叶。

惟自洪武末叶迄于清季，实为五百年前后矣。滇人首义，不后于

人。护国护法，亦惟滇人独任，而终无伟大成就者何也？一般堪舆家

则云：“昆明主山之龙气受伤，虽有英雄出，多不能畅其志也。”斯言

固属迷信，然亦近乎道。惟在近十年来，昆明之景象大异，居于市内

之人口，几达到五十万。市容尤美好，民气复腾扬，其繁华足以想

像。或曰，此即“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两句话之应验也。

吴三桂轶事

三桂，巨耳隆准，少髭须，眉长而眼细，瞻视顾盼，尊严若神。

鸡呜即起，夜分乃寝，却终日无倦容。鼻梁伤痕，右高左低，隐有黑

纹，非谛视不辨，忤意则自扪其鼻。与人语论大事，必尽其意，言下

不杂以他事，或中变则闭口微咳，声自鼻中出。凡人有一长，即收录

而不弃。对于左右，都如家人父子。如有所疑，问之，必一再往复而

详细告之，尤娓娓不倦，务使人彻底了然。三桂气度颇宏，宿仇旧

恨，了无所谓。且极重旧情，故贵时，与有交者，无不投之。

三桂少时，尝为毛文龙部将，入清室后，即与毛氏不相及。其将

李某，为某部帅，夺毛氏宅，毛氏有老仆，素狎三桂，遂赴愬于滇，

三桂立令李某还毛氏宅，且责令输金以谢毛氏。老仆濒行，三桂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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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金赠之。

傅宗龙亦三桂旧帅也，视其子傅汝良若兄弟。王府门禁严，汝良

非时出入，侍卫不敢诘。宁远曾应遴于三桂有恩，其子举人曾传灿来

游于滇，归时，三桂赠以十四万金。

三桂祖茔，卜地关东，形家曰：“于法贵不可言，惜一脉三断节

耳。”自吴骧以下，惟三桂以疾终，他皆非命死，说者谓是断节之应。

有冯甦者，卖身于吴藩。其立卖身证书云：“楚雄府知府冯甦，

本籍浙江宁海县人，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

二万七千两。”后署媒人胡国柱，凡卖身者，皆师事胡国柱。时人谓

滇中有三好：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

吴藩下甲士好利，其术百出。或叩一所识富翁，自言早孤，年少

不谙世务，请拜翁为父受教诲。翁亦欲藉藩下以自壮，阳逊谢，而心

焉许之。于是择日拜父，执礼甚恭，翁真若此甲士之父焉。翁大喜，

遂时时资给之。久之，挈其妇来，又久之，俦侣皆集。翁日费难支，

谢遣之不可，乃哀恳厚赠始去。惟在此时，滇中钱奴，亦多受义儿之

累。山中之殷实倮夷，尤不乏堕其术中者。

蹇而泰，字文定，昆明诸生也，为孙可望所阉。可望败，削发于

安宁虎丘寺。后人平西府，专司图籍，博学善诙谐。三桂或盛怒，恒

微词解之。滇破，大将军赵良栋携之入都曰：“此吴逆宫中一账簿

也。”以故，诸将在滇之所攫取，皆不能匿。

吴商王四，恃三桂势，在黔多不法，滇督甘文焜治理其罪，尽

退所夺庐舍、子女、玉帛而还之原主，即逐之出境，而三桂亦弗能留

也。

云南盐法道赵廷标好为诗，时会城南之西寺落成，藩邸遂设宴于

寺，在飨僚属，三桂请廷标咏金刚，廷标口占曰：“金刚本是一团泥，

张牙舞爪把人欺。你说你是好汉子 三桂大笑，，你敢同我洗澡去

亦知其讽己也。

时有某孝廉献诗，有“力穷楚覆求秦救，身为韩亡受汉封”之

句，三桂大悦，厚遇之。三桂作《白牡丹》诗，朱国治和之。国治更

索和于李兴元，兴元谢不能，国治强之。兴元曰：“公之不能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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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于王。我之不能文，亦无异于公。”国治赧然而止。

王府有三奇物，一虎皮，一大理石，一宝石顶也。虎皮则白章黑

纹，得之于宁远，即驺虞皮也；大理石屏二，一高六尺，山水木石，

浑然天成，大似元人名笔。一差小，山巅一鹰，水涘一虎，上下顾

盼，神气如生；帽顶系一大红宝石，大约径寸，长寸五六，呈于日

下，则光照数丈，而炎炎如火焰云。

三桂有子名应熊，每由京归省三桂，三桂亦出郭迎之。应熊为三

桂元室张氏出也。张，关东人，自奉俭约。尝叹曰：“昔作嫁衣裳，

吾母尝吝一红裙，今若此，岂非命耶。”三桂极敬之，而亦极惮之。

时云南布政使崔之瑛与三桂同病，共坐便殿谈家事，相与哽咽。

三桂有妃名八面观音者，故宗伯南昌李宗睿妓也。宗伯侍儿广

盛，声色俱一时之选，而八面观音尤冠其曹，归三桂后，与陈圆圆并

擅宠。而又有四面观音者，则亚于八面。然在当时，有见四面观音

者，已称之为尤物。四面观音亦李宗伯之歌伎，由宗伯之老给事高安

〕，得之以奉三桂者。辛酉〔清康熙二十年， 清师破滇，陈圆圆

先死，八面归绥远将军蔡毓荣，四面归征南将军穆占。

陈圆圆之终局，据滇人传云，圆圆实慧人也，逆知三桂必败，竟

预谋被掳计，于会城内外建筑尼庵至十有余座，即近世存留之金莲

庵、妙法庵、白衣庵、紫衣庵等。诸庵落成后，遂遴选与己面貌相同

之女子若干，为各庵之住持。三桂兴戒后，圆圆遂出而遁迹于各庵，

今日在此，明日在彼，久之，竟不知其归着何处。且不知群尼之中，

孰为圆圆也。云圆圆先死者，盖未得其人耳。有圆圆投莲花池而死之

说，且云“尸经村人某起而葬之，今墓在何处”，此真不足以相信也。

三桂守宁远日，有吴国贵者，尝力战，受重伤而血不出，归营即

仆。有老兵郭八，言休咎有验，军中呼之为郭见鬼。先数日，独往河

畔，担运石子十余担，积之于营内，众莫测其意。至是，郭仰国贵卧

于地，压以石子，越二日，血出而苏。国贵，骁将也，帅众不多，仅

二三十甲，每甲有正甲一人，副甲七八九人不等，其正副甲士，俱以

年在二十以外、三十五岁以内者充之。非大风雨，无日不训练也。所

造之皮盔皮甲，着之，刀矢及小铅弹俱不能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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